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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
——浅谈儿童文学在少儿成长中的美育作用

□郭 梅

关于儿童文学的美育作用，针对0至6岁
的低幼儿童，主要体现在真、善、趣味性、想象
力这些方面；对于相对高年龄段的7至15岁
的少年儿童来说，他们正处在人格底色和品
格形成的重要时期，儿童文学的美育作用主
要体现在对其人格塑造的影响上，具体表现
在以下几个方面。

价值观与人生观的初步形成

儿童文学作品通过生动的叙事与鲜活的
人物塑造，为孩子们搭建起认识世界、判断是
非、形成价值观念的基本框架。这些故事往
往超越简单的道德说教，将深刻的价值理念
融入引人入胜的情节之中，让儿童在阅读过
程中自然而然地接受并内化这些观念。

有些作品重在培养儿童的积极品质。譬
如管桦的《小英雄雨来》、华山的《鸡毛信》等，
塑造了勇敢、机智、秉持正义的人物形象；达
恩・穆克奇的《彩虹鸽》则讲述了小男孩“我”
驯养的信鸽，在战火中传递情报，一度丧失飞
翔的勇气与信念，最终在“我”的帮助下重返
蓝天的故事。丹尼尔·笛福的《鲁滨逊漂流
记》中，不幸流落荒岛的鲁滨逊凭借勇气与智
慧克服重重困难，练就多项生存技能，最终得
以幸存。这些优秀的品质，能让孩子在阅读
中受到熏陶、获得成长。

有些作品体现的是对人生价值的探索。
比如海伦·凯勒的《假如给我三天光明》，海
伦·凯勒的人生遭遇了不幸，但她不仅用顽强
的毅力克服了巨大的困难，实现了人生的价
值，还为社会做出贡献，也给无数处在困境中
的人以力量和鼓舞；她和莎利文老师之间的
情谊也感人至深。安托万·德·圣-埃克苏佩
里的《小王子》则通过象征主义的手法，探讨
了友谊、尊重、责任等更为抽象的人生价值。
作品用小王子与玫瑰的关系、他与狐狸交往
的情节，使抽象的人生价值变得形象可感，孩
子在潜移默化中受到积极的影响。

有些作品能引导孩子思考生命的意义。
比如亚历克斯·希勒的《天蓝色的彼岸》，描写
了小主人公化作幽灵在世间游荡的经历。书
中既有诙谐的场景与恶作剧，也有感人至深
的亲情。它堪称是一则关于生命与死亡的深
刻寓言，是对人生与生命“敏感而耐心的探
讨”；它让孩子明白，“死亡”并非可怕而讳莫
如深的话题，而是生命的一部分。

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承载着传递主流价
值观的美育功能，坚守“求真、向善、寻美、益
智”的文学内核，以此培养孩子诚实、勇敢、乐

观、积极向上的品格，引导他们思考何为有价
值的人生、何为生命的意义。

情感世界的体验与拓展

曹文轩说：“儿童文学要能使孩子感动，
能感动他们的还是那些——生死离别、游驻
聚散、悲悯情怀、厄运中的相扶、困境中的相
助、孤独中的理解、冷漠中的脉脉温馨和殷殷
情爱……”相较于低幼阶段的孩子，高年龄段
孩子的感受力更强，对情感浓度的体会也更
深，因此文学作品中那种感人至深、触达心灵
的力量就显得尤为重要。而且，能打动孩子
的，不只是情感的力量，还有道义的力量、智
慧的力量与美的力量。曹文轩的长篇小说
《草房子》中，男孩桑桑在油麻地小学度过了
六年难忘的校园生活，他亲眼看见或亲身经
历了许多看似寻常却震撼人心的故事，身心
也因此得到了洗礼与成长。曹文轩的很多小
说，如《根鸟》《细米》《青铜葵花》《鱼鹰》等，都
兼具淳朴的美感与悲悯的情怀。还有林海音
的《城南旧事》，作品通过主人公英子纯真稚
嫩的双眼，展现了人世间的悲欢离合；英子不
断与身边的人告别，与自己的童年告别，而这
个动人的故事，却让心灵深处的童年永远留
存了下来。

这些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让孩子得以体
验更丰富的情感，随着作品中的角色去间接
体验喜悦、悲伤、恐惧、愤怒、感动等情感。同
时，还可以帮助儿童理解和处理不同的情绪，
增强心理韧性。许多儿童文学作品都涉及角
色面临困境、克服困难、勇敢挑战的情节，这
些情节告诉孩子们如何调节情绪、克服困难，
可以让孩子在情感共鸣和情绪调节中塑造更
好的自我。

想象力、思考力、创造力的培养

儿童文学以丰富的想象和多元的角色，
激发了儿童的想象力和创造潜能，滋养了他
们独特的个性成长。这些对孩子成长为拥有
独立思考能力和创新精神的个体至关重要。

有些作品展现了儿童角色多样而鲜明的
个性。比如林格伦《长袜子皮皮》中特立独行
的皮皮；E.B.怀特《夏洛的网》中善良敏感的威
尔伯与聪明机智的夏洛。而黑柳彻子的《窗
边的小豆豆》不仅让人看到巴学园里性格各
异的孩子，更让人感受到良好的教育如何尊
重与呵护儿童的个性。这些各具特色的角色
让孩子们明白，每个人都有权利保有自身的

独特性。在此基础上，一个人才能更好地发
挥自己独特的才能与潜力，具备创新精神与
创造能力。

有些作品引导儿童对自我的探索与认
同。通过阅读不同类型的故事，接触多样的
角色，儿童不断探索和确认自己的兴趣、能
力、价值观。比如谢尔·希尔弗斯坦的《失落
的一角》，一个缺了一角的圆，想要找到失落
的一角把自己补足，可当它历经千辛万苦终
于遇到那一角时，却发现并没有想象中的那
么理想，于是它丢掉了那一角，开心地继续前
行。这样一个简单的故事却有着丰富的哲
思，孩子会从中思考，我是谁？我在追寻什
么？我想要成为什么样子？

有些作品则引导孩子去认识世界的多样
性。塞尔玛·拉格洛夫的《骑鹅旅行记》讲述
的就是小男孩尼尔斯骑着鹅饱览大自然鬼斧
神工的过程中经历的奇特故事，歌颂了正义、
勇敢、智慧、善良以及帮助弱者的优良品德。
儒勒·凡尔纳的《海底两万里》既是一部冒险
小说，又向读者介绍了丰富的海洋知识。沈
石溪的动物小说系列则向孩子们展示了神奇
多样的动物世界，它们不仅有自己的生活，也
有丰富的情感。这些作品让孩子认识到世界
的多样和辽阔，开阔了孩子的眼界和心胸。
心灵和想象得以放飞，个性得到舒展，创造力
得到激发。

随着社会的快速变革和科技的迅猛发
展，新时代的儿童文学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
和挑战。在数字化、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儿
童文学需要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找到新的平衡
点，既坚守永恒的价值主题，又采用符合当代
儿童心理特点的表现形式和传播方式。

无论时代怎样变，儿童文学的核心是不
变的。心灵被文学滋养过的孩子不会轻易地
困囿于现实生活中的烦恼和琐碎，精神有所
寄托的孩子不会轻易陷入焦虑、抑郁。孩子
在不断阅读、学习、思考过程中逐渐完善和塑
造自己，才有可能在成长过程中不断走向完
整的自我。

（作者系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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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真”作为儿童文学批评与研究的一个高
频词，既指向儿童文学得以成立的前提，亦常是
其遭受诟病的缘由。“纯真”，或者完整地来讲，

“童年纯真”，是源于西方儿童文学话语体系的一
个概念，与西方浪漫主义传统一脉相承。“纯真”
特指一种对世界，尤其是其阴暗面缺乏认知和经
验的状态，以“童年”修饰此词，便将此状态与人
生早期阶段紧密相连。而儿童文学现实主义创
作，因其直面世界的本相，而与那种建立在对世
界无知基础上的“纯真”，天然地具有内在的张
力。因此，在传统儿童文学批评视野中，“纯真”与

“现实”往往被视为二元对立的存在。
在当下教育内卷与数智技术的双重夹击下，

西方浪漫主义主要基于“无知”与“隔绝”的传统
纯真观已显苍白。中国儿童文学的现实主义创作
正致力于打破“纯真”与“现实”的二元对立：“纯
真”不再是“现实”的避难所，“现实”亦非“纯真”
的终结者。通过植根本土语境的在地化重构，“纯
真”被理解为一种历经现实磨砺后的精神韧性。
这种纯真观消解了“纯真”与“现实”的对立，主张
在直面粗粝真相的同时，依然保有清澈的初心，
让儿童在认清生活之后，仍能热烈地拥抱生命。

叙事场域的重构

有一些儿童文学作品试图为孩子们构筑一
个纯净的桃花源，以温柔的笔触过滤掉成人世界
的焦虑与残酷。这种基于保护主义的叙事策略在
特定的历史阶段曾给予无数小读者以心灵的慰
藉与安全感。然而，随着时代语境的剧烈变迁，当
数智时代的洪流与社会转型的阵痛直接冲击着
儿童的日常生活时，单纯依靠“屏蔽”与“隔绝”已
难以回应孩子们真实的精神困境。若继续将纯
真等同于无知，文学便可能失去介入现实的力
量。儿童文学现实主义创作并非要全盘否定过
去的温情，而是要在继续守护童心的基础上，完
成叙事场域的“去蔽化”与深化。这要求作家们
勇敢地走出舒适的温室，将笔触延伸至中国当
下充满张力与摩擦的粗粝现场。这不再是简单的
暴露黑暗，而是为了让纯真在真实的土壤中扎
根，使其从一种被动的未被污染的状态，升华为
一种在风雨洗礼后依然能够自我净化、顽强生长

的韧性力量。
叙事场域的重构呈现出不同的面向。首先体

现在城市空间里。《女中学生之死》（陈丹燕著，
1998年）潜入城市校园那看似平静却暗流涌动
的深处，借宁歌在多重规训下的精神困顿与最终
陨落，悄然揭开教育机制与“儿童—成人”权力等
级中埋藏的隐痛。然而，正是在这片悲剧阴影中，
宁歌对“我是谁”的执着追问，迸发出一种决绝的
精神光亮。这种在毁灭边缘依然试图捍卫灵魂独
立性的姿态，恰恰是纯真在严酷考验下所呈现出
的最悲壮的韧性。若说城市校园的压抑是将粗粝
内化为无形的精神重负，那么川东北红丘陵的乡
土现场，则将这种叙事场域外化为触手可及的生
存荆棘。《瓦屋山桑》（张国龙著，2022年）将笔触
转向开阔却贫瘠的山野，深描父母失踪、兄长失
学的具体苦难，使纯真在欠债与辍学的泥泞中，
顽强地生发出质朴本真的草木清香。叙事场域的
重构更延伸至现代家庭的情感结构里。《团圆》
（余丽琼著、朱成梁绘，2008年）透视留守儿童聚
散匆匆的情感世界：在父亲归家又离去的短暂时
光里，那枚被紧紧攥住的硬币，不仅仅是离别的
信物，更成为孩子以稚嫩肩膀默默承载生活无常
的见证。这种不哭喊、不抱怨的隐忍，恰恰折射出
一种努力维系完整的韧性与纯真。

这些作品成功地将叙事场域从虚幻的温室
拉回到粗粝的现场。它们不回避生活的难处，不
掩饰成长的痛楚。在这些重构的场域中，纯真不
再是脆弱的，而是一种直面制度之痛、生存之艰
与离别之苦的坚韧力量。

美学逻辑的升华

除叙事场域的重构以外，纯真还需要在美学
逻辑上找到最终落脚点。它要求创作者在直面世
界本相的勇毅与呵护儿童心灵的温情之间，寻找
微妙的平衡：既不粉饰现实的粗粝，也不过度渲
染世间的凄惨，而是以符合儿童认知特点与情感
承受力的方式，将苦难转化为成长的养分，实现
积极的价值引领。

在这种美学视野下，儿童文学现实主义创作
首先须对成人世界“去妖魔化”，并积极尝试构建
跨代际的“共生式疗愈”。我们不再简单地将成人

设定为纯真的对立面或破坏者，而是将其还原为
同样在时代洪流中挣扎、有着局限与无奈的普通
人。譬如，《我要做好孩子》（黄蓓佳著，1996年）
《亲亲我的妈妈》（黄蓓佳著，2006年）等作品中
的成人往往背负着生活的重压，并非有意伤害孩
子，却常在无意间与孩子产生摩擦。然而，正是在
这种摩擦与碰撞中，孩子学会了理解成人的不
易，成人也在孩子的纯真映照下重拾生活的勇
气。这种叙事策略巧妙地避免了让儿童直接进行
残酷的道德审判，引导他们在理解父母长辈的局
限中学会宽容，在共同面对困境时达成情感的和
解。苦难不再是单向的压迫，而成为两代人情感
交融、共同成长的契机，形成了一种共同对抗生
活异化的集体韧性。

进而，在叙事笔调上，这种美学逻辑体现为
一种节制的艺术——即以儿童的视角过滤问题，
提炼出人性的微光。秦文君的作品便是这一风格
的典范。她擅长用幽默、诙谐甚至略带调侃的笔
触去化解生活中的沉重。在她的笔下，即便是贫
穷、误解或家庭的变故，也往往被包裹在充满童
趣的细节和温暖的日常互动中。这种处理方式并
非回避现实，而是基于儿童具象思维的认知特
点，将抽象的苦难化为一个个可以跨越的小坎
坷。现实的冷硬并未消失，但被柔化。正如曹文轩
所确立的“苦难美学”，在作品中流露出“哀而不
伤”的格调。《草房子》（曹文轩著，1997年）中，无
论是桑桑面对病痛时的坦然，还是杜小康在芦苇
荡中孤独的成长，曹文轩善于捕捉那些细微的瞬
间：一个无声的眼神交汇，一次沉默的陪伴。这些
瞬间如同黑夜里划亮的火柴，既让儿童读者看到
了世界的真实轮廓——有风雨、有寒冷，又让他
们确信自己拥有抵御风雨的能力——有火光、有
同伴。这种微光守住了儿童的心理防线，同时赋
予了他们直面现实的精神力量。

现实使命的担当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我们比以往
任何时候都更迫切地呼唤儿童文学现实主义的
回归与深化。这不仅是中国儿童文学植根本土、
构建自身话语体系的内在需要，更是帮助新一代
儿童在充满不确定性的世事中安顿心灵、确立坐

标的必要之举。而这一创作使命的核心，便在于
如何精准而深刻地书写“韧性纯真”。

这种“韧性纯真”的建构，首先源于对叙事场
域的重构。它打破了西方传统童年观中将童年定
义为区隔于成人世界的“纯真伊甸园”的浪漫主
义幻象。那种试图通过隔绝苦难来维持的“脆弱
纯真”，在面对复杂多变的现代性危机时往往显
得不堪一击。相反，我们的现实主义创作致力于
将儿童重新置入真实的社会肌理之中，不回避生
存的粗粝，不粉饰时代的焦虑。这不是对童年的
亵渎，而是对儿童主体性的真正尊重——承认他
们不仅是被保护的对象，更是有能力感知、理解
并参与世界建构的生命主体。

进而，这种场域的重构推动了美学逻辑的升
华，即从“二元对立”走向“冷峻中的温热共生”。
中国当下的现实主义探索更倾向于展现两代人
在共同命运下的相互依存与双向救赎。如曹文
轩、黄蓓佳、张国龙等作家的实践所示，他们笔下
的成人不再是纯真的天然破坏者，而是背负重担
的同行者。他们的美学逻辑不再追求廉价的“光
明尾巴”或虚假的乌托邦，而是以一种节制的、充
满张力的笔触，在直面世界本相的同时，提炼出
人性深处那些微小却坚韧的光亮。

尤其在当下数智技术飞速发展、人工智能高
度渗透的语境里，我们亟须一批敢于直面技术浪
潮、深入数字生存现场的现实主义力作，不止步
于对科技奇观的浅层描摹或对技术便利的一味

歌颂，而应鼓励儿童成为科技的使用者、反思者
乃至探索者。这种现实主义的呼唤，要求作家们
深入挖掘人机关系中的伦理困境与情感张力。未
来的优秀作品应当展现孩子们如何主动介入人
机关系的重构：他们质疑算法的偏见，警惕数据
的监控，甚至在人工智能试图模拟人类情感时，
捍卫那份独属于人类的、粗糙却温热的共情能
力。在人机关系里，“韧性纯真”体现为一种不被
算法洪流同化、异化的精神定力。理想中，孩子们
既能像驾驭风浪般自如地运用技术拓展认知的
边界，又能敏锐辨识并抵御数据对情感的侵蚀；
他们不在虚拟幻象中迷失，而是在虚实交错的夹
缝里，顽强地开辟出一条守护人性温度的主体性
道路，让纯真经受技术的洗礼和淬炼而愈发晶莹
剔透。

书写“韧性纯真”，本质上是在为儿童构建一
种更为成熟、更具适应力的精神图谱。这种植根
本土的创作探索，既是对西方单一童年纯真概念
的纠偏与超越，也是对中国儿童文学现实主义精
神的传承与创新。它最终指向的，是一种坚韧的
生命力量——让每一个孩子在面对百年变局的
惊涛骇浪时，都能以一种柔韧而坚定的姿态，与
世界温热共生。这不仅是文学的使命，更是时代
赋予我们的责任。

［作者系苏州大学教授，本文系国家社科基
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儿童文学：学科与建构”
（22WZWB003）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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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 创

蜣螂蜣螂滚粪球

滚，滚，滚粪球，
一二一二滚着走。
你说脏，我不嫌，
一滚滚到洞里头。
滚进洞里收藏好，
今天又是大丰收。

冬天到，天气寒，
不吃不喝也冬眠。
待到春来天气暖，
我再出门儿找便便。
不要说我做事儿怪，
这样的生活我喜欢。

苍蝇唱歌找人听

嘤嘤嘤，嘤嘤嘤，
苍蝇唱歌找人听。
牛不听，马不听，
小狗小猫也不听。
嘤嘤嘤，嘤嘤嘤，
苍蝇唱歌找人听。
花不听，草不听，
小树摇头更不听。

嘤嘤嘤，嘤嘤嘤，
苍蝇唱歌找人听。
没人听，我来听，
青蛙开口挺大声：

“进我嘴里唱个够，
省得到处传染病！”
苍蝇苍蝇吓破胆，
嘤嘤嘤嘤快逃命。

儿童文学创作中的儿童文学创作中的““韧性纯真韧性纯真””
□石晓菲

这下骗过傻乌鸦

金龟子，个子小，
小小的个子穿绿袄。
跑不快，飞不高，
喜欢唱歌又唱不好。
唱不好，唱不好，
金龟子叹气心情糟。
一回头，吓一跳，
有只乌鸦瞅他笑。
哇哇哇，大声叫，
这顿美餐跑不了。
赶紧跑，赶紧逃，
这会儿唱歌好不好，
一点儿不重要。

想逃走，来不及，
金龟子，着了急。
使劲想，想主意，
我知道，
乌鸦不吃死虫子。
装个死，沉住气。
脚朝天来背着地。

乌鸦瞅瞅又看看，
拍拍翅膀飞了去。
这是一只死虫子，
我可没兴趣。
哈哈哈，哈哈哈，
我是聪明的金龟子，
这下骗过傻乌鸦。

（作者系儿童诗人）


